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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颜值与内涵的文化空间
书店，常被视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体现一个城

市的文化气质。
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誉为“中国最美”书店的钟

书阁，2018年 10月落户贵阳。这家将喀斯特地貌特点融
入空间设计的新型书店，曾在一日之内吸引了 3.3 万余
人前来“打卡”。

入驻贵阳后，钟书阁以“书店+”模式运营，推广
全民阅读、服务公共文化、传播在地文化，在实体书店
衰落、纸质阅读式微的大潮下逆势而上，成为具有象征
性的城市文化符号。

“我始终认为最美书店，空间的美只是其次，以书
为美才是本源。”钟书阁贵州区负责人黄小军说，将钟
书阁置于观山湖区最繁华的商业综合体之一，通过至美
阅读空间的打造，实现大量客流导入，为书店销售带来
更多机会，同时也让更多大众受惠于阅读。

外观之美，无疑能为书店带来一时的流量，但想要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则须提升书籍销售的核心竞争力，
即高质量的选书品控和文化主题活动。黄小军深谙其
道，在书店落地后的探索发展中，逐步扩大社会公共属
性，致力于对贵州本土文化的整理和传播，扩展黔文化
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影响力。

“空间美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方式，但这并不能完全
代表一家书店的气质。”黄小军说，借助于“文化+美
学”模式，钟书阁打造了“山骨·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发
展的卓越贵州历史人物主题创作”“贵州画家，画贵州
历史人物，讲贵州故事”的贵州人文艺术 IP、“让世界

听见贵州·贵州学者讲贵州”等文化品牌和主题活动。
2021年，贵阳钟书阁还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
开辟了首个考古图书免费阅读专区。

通过舒适空间享受优质阅读体验，让读者享有更加
充实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新华文渊超市紫
林庵店也在发展中重新进行市场定位，从图书卖场转变
为文化空间，以文化为发展核心打造“文化+”的核心
竞争力，赋予实体书店丰富的文化内涵。

“积极将‘美’运用到书店运营各个环节中，通过
‘美’来激发顾客的各种感受，使读者与书店之间的沟
通变得更为亲切自然。”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工作人
员介绍，以“文化+美学”的融合方式，能让实体书店
为顾客提供良好体验，实现文化感的增值。

据了解，自 2021年 6 月 1日开业以来，新华文渊超
市紫林庵店倍受广大读者欢迎，目前拥有 10 万余种图
书，不断增加和丰富书店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内涵，使其
成为更便捷的一站式体验空间。

提供触手可及的阅读新服务
当类似贵阳钟书阁这样的阅读空间在全省逐渐崭露

头角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营书店新华书店，也
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把服务的触角伸向基层，推动区域
阅读空间焕发生机。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旁，老城杨柳街上，一个店里
店外都装饰着“遵义红”的书店伫立于此。这是2022年
获全国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年度最美书店”的遵义新华
书店 1935 分店。作为遵义市首家 24 小时不打烊书店，
从 2017年创立至今，该店就有着独特的使命——传承红
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

踏进书店大厅，随处可见老式收音机、油灯、老式
水壶等二十世纪的日常生活物件，共计 4.5 万册藏书整
齐码放在书架上，其中红色书籍和国学类书籍占总量的
50%左右。

“结构设计上书店以红为主基调，结合遵义会议会
址区域特色，增添了以长征为主题的红色元素，在书店
走廊、展厅墙壁上都陈列着红军长征时的服饰装备，渲
染出书店的红色文化氛围。”遵义市新华书店 1935分店
店长詹慧晶介绍。

打造美好的文化空间，深挖实体书店提供优质文化
产品和服务功能的潜质。詹慧晶认为，遵义市新华书店
1935分店运用“红色文化+生活美学”，以红色书店为媒
介，以点亮生活之美为发展主题，为读者带来更加强烈
的归属感和体验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阅读的大家
庭中，通过阅读的方式助力读者回归生活的本质，发现
更多的生活之美。

在 2021全国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暨“多彩贵州书香高
原”全民阅读活动中，娄山关红色农家书屋正式开放。
这是贵州第一个红色农家书屋试点，也是贵州省委宣传
部推进农家书屋党史阅读、配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打造乡村阅读新特色空间的又一创新举措。

书屋以红色阅读为核心，融合智慧管理、数字阅
读、听书体验等新技术新业态，建立红色农家书屋结对
阅读志愿服务机制，构建现代化、集约化、便捷化的乡
村阅读新场景，为乡村群众提供触手可及的阅读新服
务，让农家书屋打破局限，成为开展多样化活动的综合
服务平台。

作为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而实施的一项文化惠民
工程，散落在贵州大山乡村里的农家书屋已成为全民阅
读在乡村中的主阵地，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力
保障。

当前，全省有 2万余个农家书屋依托多彩贵州“广
电云”村村通、户户用工程，建设包含百余万种电子图
书的电视图书馆，率先在全国建立城乡有线广播电视与
数字阅读有机结合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城
乡数字阅读普惠化、智能化、长效化全覆盖。

独具特色的“文艺栖息所”
贵阳花溪区青岩古镇游人如织，在古镇“文庙”文

昌阁旁，一栋充满复古风情的两层小楼跃然眼前，小楼
里的咖啡厅内，人们悠闲地品尝咖啡、翻阅书籍。一楼
陈列的部分银饰作品，更吸引一批批游客驻足欣赏。

这是目前贵州 5A 景区内唯一的一家文化旅游书店
——“百无一用”书店。自 2015年开业以来，该书店成
为古镇居民的书屋和外地游客喜爱的休闲旅游打卡地。

“书店是由青岩老建筑修缮而来，曾是电影 《寻
抢》 的拍摄地，这里有温热的茶，香馥的咖啡，是一个
有温度有情感的文艺交流场所。”书店负责人胡丽亚
说，店内有“君子动口 （读书） ”，又有“君子动手
（银饰手作） 的双重体验”，她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留住
和增加更多来到古镇的人群，让他们在片刻闲暇中，感
受书是明亮的、时间是慢的。

如今的“百无一用”，图书和银饰相辅相成，胡丽
亚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们主打的银饰给了书
店‘颜值’，而书店则赋予银饰‘灵魂’。”

“置于闹市却能超然物外”——抱有同样愿景的，
还有位于贵阳市忠烈街 15号，一家不卖书，只卖“阅读
时间”的“三克岛图书馆”。

这家坐落于深巷里的怀旧图书馆，旧书的占比达到
八成，绿色的墙体无过多修饰，质朴的木门和窗户，具
有年代感的小摆件，看似规整排列，实则错落不均的书
籍码放，满满的复古感反而别具韵味。

“三克岛的出现只因我自己喜欢，我想拥有一个这
样的书房，它是一个可以把自己藏起来的地方。”创始
人方静坦言，三克岛不卖书，只能在这里看或者借走，
她希望把焦点放在“书”本身上，让客人把视野聚焦于
书内的文字，回归纯粹的阅读本质。

坚守以书为美的核心价值，让书店始终成为阅读的
一方坚实阵地。方静认为，“美”的融入无疑让阅读空
间更为丰富多彩，但文化的传播和挖掘才是阅读空间打
造的核心。“碎片化阅读冲击了纸质书，但纸质书仍然
受人喜欢，仍然有它独特的价值。”

以文熏陶人，以美感染人，展现阅读空间的人文精
神、文化气质和独特的品牌形象，才能助推贵州书香社
会建设具备更多动能。“书店和文学，也许你说不清楚
它的作用，但它就是能让你活得更充实、有更多可能
性。”方静说。

延伸公共服务 实体书店破局

文化空间再造 尽享阅读芬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走进位于铜仁市碧江区锦江广场的图书
馆内，一个名为“进士书房”的公共阅读空
间静谧优雅，书香浓郁，这是碧江区继许韵
兰公共阅读空间后新建的第二个公共阅读空
间。

时至今日，“阅读空间”的定义早已大
幅拓展。近年来，为助推书香社会建设，贵
州奋力打造“多彩贵州 书香高原”全民阅
读品牌活动，并多措助推实体书店转型升
级，引导实体书店融合发展，升级为文化风
景线。

作为文化空间，实体书店既是城市文化
空间的重要场域、城市生活的文化精神地
标，也是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和城市阅读空
间的社会性生产实践。定位于城市文化空间
建设，贵州各方不断为实体书店发展注入
“美”的概念，因地制宜、挖掘特色，用空
间吸引人，用内涵留住人，涌现出一批颇受
关注的新型阅读文化空间。

这些阅读空间各具特色，像珍珠一样散
落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赋予一方“精神自留
地”，通过阅读、休闲、展览、讲座沙龙等
多种形式，提供读者与世界交流的更多可能
性。

在 27°彰显文化力量
在27°传播贵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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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本来只是地球上万千生物中的一个物种，但

却是唯一有真正的语言，进而创造出文字符号来的物

种。所谓“阅读”，我以为，就是手持文字这把“钥

匙”，去打开古今中外各类人的心扉，体验他们的情

感、学习他们的知识、分享他们的智慧。

话虽如此，数千年的人们写下多得读不完的书，

所谓“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还有，人家的情

感、知识、智慧，是否都值得花大把时间去读，我们

都忙着呢。于是常有人问：“我该读些什么样的书？”

我很难回复：尽管开卷有益，但处于不同的年龄、不

同的阶层、不同的需求，所读还是应该有个区别吧？

如何区别？麦克莱恩以为：人类拥有的是一个

“三位一体的大脑”——最里面紧挨着脊髓的叫脑

干，主管人们的种种生物基本需求：心跳、血压，肚

子饿了想吃，看见异性会心跳之类，称为“爬虫类的

大脑”；再外面的一层，是复杂的边缘体，主管着群

体的表象、情绪、共情能力之类，所谓“哺乳类的大

脑”；最外面，只有洗脸毛巾大小，皱巴巴地塞进有

限的脑壳中，覆盖于哺乳类大脑表面，它主管着语

言、抽象能力、计算、宗教、审美等功能，叫做“灵

长类的大脑”。这个“三位一体脑假说”，简洁而注重

人的进化，还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等相呼

应，影响力不小。且不论该假说是否准确，我发现现

实社会中人的确都是生物人、社会人与精神人三种属

性的复合体。据此，如果遇到生活艰难、衣食有忧的

问我读什么书，我一般会劝他针对自己手边的事去阅

读。这种“手边的事”，老百姓叫“活路”和“生

计”。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满足生物人的需求：养

活自己，找到另一半，生下后代，抚养成人吧。几百

万年间，人类就是这样生存繁衍着，保存了我们这个

物种。貌似不高尚，其实很伟大！人要干活路谋生

计，还得陷入到“不得已但又离不开”的群体之中。

他应该在群体中受人待见、赞赏，最好有尊重与尊

严。所以，还应该读些道德规范，以及种种能被社会

尊重的读物并身体力行。最后，如果衣食无忧还具有

一定的社会地位，我会劝他读一点让自己情感细腻的

文学类读物，一点有超越感的哲学宗教类读物，一点

能洞悉宇宙广博神奇的自然科学类读物……如果是学

生，我还会郑重地劝他们以课程与教材为中心——因

为那是些全人类的情感、智慧与知识的结晶，是能为

未来的生物人、社会人与精神人奠基的珍宝。当然，

分层并不绝对，如果衣食无着却沉湎在文学或哲学书

籍中的人，我会从心底感到他生命的神圣；相反，如

果一个没有真正意义感、善于取巧却混得肠肥脑满又

不爱阅读的“成功者”，我会为他的生命感到惋惜。

猿类进化成为人类，站立起来，开阔了视野，解

放了双手，创造了工具，据说已有数百万年；成为智

人，至少也有 20 万年了，但最早的人类文字，迄今

发现的也才不过 6000 年左右 （而且早期的文字，似

乎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大众化的阅读出现得更

晚）。于是，有文字者自诩为“文明人”，而视无文字

者为“野蛮人”。我在想：没有阅读的人与有阅读的

人，他们看见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呢？或许，前者就像

长年生活在一个黑暗的茅草屋内，只有一个小小的，

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界定了风景的小窗户，此中

生活几代乃至几十代，有如一代人；后者则探索一个

个新的知识点，就像在不断推开了一扇扇新窗户，等

到窗户都开启了，这个小茅屋就变成敞亮的殿堂。

我再问自己：是不是有阅读的人就一定比没有阅

读的人幸福呢？住殿堂的一定比住茅屋的幸福吗？一

般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个人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呈正

相关——读书越多，工资越高；工资高了，就有更多

的闲暇去读小说、哲学、宗教，所以精神应该更充

实。但是，我曾在很贫困的苗寨下过几年乡，发现当

地百姓大多不懂汉语，更认不得几个汉字，但逢年过

节、婚丧嫁娶，大家又吃又喝，又唱又跳，充满发自

内心的欢乐。这促我深思：当年苗寨处于农耕社会，

在有限的耕地与计划经济之下，他们的谋生是“消遣

经济”——节制消费、扩大休闲与社会交往；他们的

人际是“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真

诚质朴、互助和谐；他们的行为残留着“万物有灵”

的神圣习俗——敬畏自然、敬惜资源；他们的心态处

于知足常乐平淡自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

其俗的状态之中。而今有人却是欲望与消费齐飞，物

质共享乐一色，显得欲望满满，一路狂奔……

当然，这与纯粹的阅读关联不大，属于阅读者所

处时代环境与阅读者的心态：是工具理性促使的功利

式阅读呢？还是在达到衣食无忧之后，阅读者与自身

“求利”的生物人和“追名”的社会人保持适当距

离，追求更多的精神丰裕呢？

我真诚地向往这样的时代环境与阅读心态：不求

大富大贵，平淡从容，温馨互助，敬畏自然，追求诗

意与永续的远方。

我的阅读观

时评

读者徜徉在美丽的书店。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青 摄


